
▲荩新四军政治部为对敌宣
传所印发的 《日本的长期侵略》
的漫画传单

吴耘创作的木刻《日寇残暴罪行》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宋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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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特稿

不做亡国奴
岁月的时针拨回到1933年3

月21日春分。 这一天， 我降生在
吉林省榆树县一个小小村庄 。
1931年9月18日 ， 关东军在沈阳
挑起事端， 从此， 东北三省3000
万人民怒吼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我这个
无辜的新生儿和家人就开始过着
被日本鬼子蹂躏、 羞辱和欺压的
亡国奴生活。

10岁那年从屯子小学四年级
升入育民村国民优级学校， 每天
早晨全校师生列队操场召开朝
会 ， 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 。 唱
“满洲国歌” 升 “满洲国旗”。 由
校长宣读伪满洲国第一诏书———
《回銮训民诏书》。 在学生中不知
是因为我个子大， 还是嗓门高，
指定我代表师生高呼 “日本天皇
陛下半截， 半截， 半截” （中文
意思是万岁， 万岁， 万岁）， 并
带领师生背诵： “天地内， 有了
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
天立地无苦无忧。”

在日本经过特殊培训的王校
长 ， 梳着大背头 ， 留一撮小胡
子， 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全校
的日语课都是他亲自讲授。 有一
天在日语课堂他说我 “发音不
准”， 拿起竹板子就打手。 我往
回缩胳膊， 越缩越打。 接着他问
我： “你哪国人？” 我说： “中
国人。” 王校长愤怒了： “八格
牙鲁， 你是满洲国人！” 然后让
我罚站一节课。 第二天， 把我在
朝会上的领诵给撤了。

1944年7月的一天 ， 天气阴
沉， 空气稀薄。 学校通知9点集
合， 列队出发到村西路口迎接日
本人副县长。 临行前留学日本的
王校长亲自训话， 务必要衣帽整
齐， 横竖成行， 听从指挥。 10点
钟， 四个骑兵列队引导， 给坐在
马车上的副县长开道。 站在欢迎
队伍前面的是村公署官员们， 高
喊着 “天皇大神” 的赞语。 副县
长坐的马车通过以后， 有两个卫
兵冲进我们学校队伍， 把我们班
的女生齐玉玲抓走。 齐玉玲的妈
妈到学校找人， 校长不肯讲， 也
不准随便说。 同学们猜来想去：
齐玉玲高高的个儿， 亭亭玉立，
浓眉大眼， 全校一枝花， 是不是
日本副县长……

几天后， 齐玉玲妈妈到学校
门前等候， 放学出来的同学告诉
她， 齐玉玲还没回来。 失望的妈
妈含泪回家， 走到西河沟小桥，
坐在桥墩上， 痴呆呆地望着学校
的方向， 盼女儿回家。

这年冬天， 育民村公署有个
鞠特务总到屯子里转悠， 贼眉鼠
眼， 南窜北溜。 原来他相中了我
们屯大地主孙得时家的一辆 “人
头牌” 自行车。 这天， 孙家少公
子骑车出门， 鞠特务站在道路中
间双手拦住， 说是自行车撞了他
要没收。 我伯父家是贫农， 但大
哥长河是全村 “第一文化人 ”，
敢同土豪劣绅作斗争 。 他说 ，
“凭什么没收！” 像是一颗未出膛
的子弹， 激怒了鞠特务， 掏出手

铐就戴上， 乡亲们作揖求饶。 鞠
特务呼喊随从连人和自行车带到
村公署。 几个月后把大哥以 “思
想犯” 逮捕， 关进特务机关日本
守备队直属的 “矫正辅导院”。

转年夏末秋初， 屯子里的几
十匹马都赶到草甸子上放牧。 日
本骑兵骑着3匹烙有日本军营圆
形 火 印 的 军 马 跑 过 来 冲 进 马
群 抢 马 。 我叔伯二哥家的枣红
马被看中， 二哥发子拉住马缰绳
不放 ， 被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拖
走。 家里度日如年， 盼子归来。
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把二哥关进了
“矫正辅导院”。 二哥在那里受尽
吊大挂、 灌凉水、 抽皮鞭、 夹手
指 、 冻冰棍 、 压杠子等酷刑 。
“顽固不化” 的人还要塞进布满
铁刺的铁笼子里滚动， 有的还电
锯碎尸。

被日本鬼子抓走两个儿子的
大娘， 天天到屯子西南梁往 “矫
正辅导院” 的方向望着， 望穿双
眼盼儿归 。 看见过来的人喊一
声： “长河回来了？” 人家摇摇
头。 又冲着过路人呼叫： “你是
发子呀？” 没人搭话， 眼泪滴答

滴答掉。 缠足的双脚走肿了， 出
血了， 就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不停
地喊长河 ， 叫发子 。 呆了 ， 傻
了， 疯了……

从1940年开始， 日本政府着
手实施向中国东北地区 “百万户
移民计划”， 强行霸占我农民土
地， 交由日本 “开拓团” 耕种。
开拓团民要向日伪当局 “供出”
粮食。 一天， 屯子十几个人， 到
山崴子地里刨茬子备耕。 这时有
两个日本骑兵跑过来 ， 连声骂
道： “八格牙鲁！” 指手画脚地
说： “这块已经归皇军大大的有
了。” 说罢， 就把一个写有 “小
泉二” 的木牌钉在地上。 失去土
地的农民只好为开拓团 “打工”。
为了抵制， 常常 “磨洋工”， 这
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 以民间方
式进行的乡土抗争。 开拓团首领
训斥说： “支那人懒， 春困秋乏
夏打盹， 十冬腊月小迷糊！” 我
们屯子有三个青年被抓壮丁， 强
征入伍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再把岁月的时针拨到1945年
8月15日。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
的 天 ， 解 放 区 的 人 民 好 喜 欢
……” 这歌声传到了我家乡那个
小小村庄。 1945年东北光复， 东
北人民结束了长达14年的血腥生
活。

9月的一天， 县人民广场红
旗飘飘锣鼓阵阵， 伪县长常荷禄
的公审大会在这里举行。 当死刑
令宣布以后， 全场欢呼、 鼓掌，
热泪盈眶。

今天依然不见我的叔伯大
哥、 二哥， 也不见我的同学齐玉
玲的身影。 恕我向你们禀报： 家
乡解放了， 新中国诞生了， 中华
民族强大了 ， 祖国大地红日高
照， 霞光漫天。

□陈玉霞 文/图

“地道战嘿地道战 ， 埋伏下
神兵千百万， 嘿埋伏下神兵千百
万……” 每当唱起电影 《地道
战 》 的插曲时 ， 我就会心潮澎
湃、 热血沸腾， 也会想起上世纪
七十年代我们演出舞蹈 《地道
战》 的那段激情难忘的岁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单位
的文艺宣传队活跃于市政各个工
地， 为工人师傅演出一些短小精
悍的文艺节目。 有一天， 工会的
电影放映队来到工地放映电影
《地道战》， 工人们看完后纷纷跟
我提议 ： “电影里的歌曲多雄
壮！ 真有气魄！ 你们为什么不排
一个舞蹈节目啊？” 工人们的提
议勾起我的创作欲望。 于是， 我
立即编排了剧本， 设计了舞蹈动
作， 经过宣传队队员们的积极努
力排练， 舞蹈 《地道战》 开始正
式演出了。 英勇善战的民兵小伙
子 、 大姑娘 、 小媳妇 、 儿童团
员 ， 还有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
一个个 “舞 ” 上了舞台 。 舞台
后， 没上场的队员们高唱那首激
动人心的电影插曲。 那阵势、 那
场面、 那声音， 引得工人师傅们
发出阵阵的欢呼与掌声。

当年的演出， 至今已过了40
多年， 但排练、 演出的场景， 现
在回想起来， 仍历历在目、 令人
难忘。

戎马一生的父亲， 给我留下
了9幅当年新四军创作的抗日斗
争宣传画， 其中有新四军政治部
为对敌宣传印发的 《日本的长期
侵略》 的漫画传单； 吴耘创作的
木刻 《日寇残暴罪行》； 赵坚创
作的油印画 《车桥攻坚战 》 和
《斜桥战斗》； 赵坚速写、 杨涵木
刻的 《车桥战役中被解放的日本
兄弟》。

这些宣传画 ， 有的创作于
1937年新四军创建初期， 有的创
作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 在当
时，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英勇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必胜的
信念。

父亲收藏的抗战宣传画

□辛述光 文/图

当年我们演出
抗战舞蹈《地道战》

荨赵坚速
写， 杨涵木刻
的 《车桥战役
中被解放的日
本兄弟》赵坚创作的油印画《车桥攻坚战》


